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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已登记四万余名重性精神病患者

重重度度精精神神病病人人，，谁谁来来接接把把手手？？

本报临沂6月17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贾传龙 田学富) 17日上

午，海军航空兵正营职领航长赵鹏烈
士骨灰安放仪式在家乡临沂市兰陵县
举行。

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千余人与烈士
告别。赵鹏烈士的骨灰盒，被庄重地安
放在鲁南革命烈士陵园鲜花苍松翠柏
之中。学生代表在烈士墓前敬献了白
色的菊花，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6月5日22时37分，我海军东海舰队
航空兵一架飞机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
时失事，坠毁于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

官余村附近山上，未造成其他附带伤
害。机上两名驾驶员不幸牺牲，其中领
航员赵鹏为我省临沂市兰陵县人，另
一名飞行员华鹏是江苏省泗阳县人。
日前，两人被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政
治部批准为烈士。

赵鹏1981年出生于临沂市兰陵县
长城镇沙元村一户农民家庭，1999年考
入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成为一名海军飞
行员；2011年6月晋升为海军少校军衔，
牺牲前为正营职领航长；入伍15年来，赵
鹏多次参加了部队的重大演习任务，荣
立个人三等功1次，嘉奖8次。

6月5日晚执行飞行训练任务在浙江义乌失事

蓝蓝天天卫卫士士赵赵鹏鹏昨昨归归葬葬兰兰陵陵

16日上午，青岛市一精神病男子对前来接他就医的医护人员行凶，造成一死两伤的惨剧（本报17日A08版报道）。由于
精神病人的特殊性，从治疗到康复，需要医院、社区、家庭三方的努力，而目前专科医院床位增长远不及病人增长快，，精神
病人的社区康复仍是空白，家庭对精神病人时常无能为力，谁给精神病人一个归宿成了问题。

本报潍坊6月17日讯(记者 赵松
刚) 17日，寿光市一名市民反映，她在
巴黎的妹妹6月初从法国给她寄来一个
价值万元的LV包，可是收到的包裹里
却没有LV包而变成了一套化妆品。

17日，家住寿光市圣城街的一名市
民反映，她的妹妹刘女士在法国巴黎
工作，她让妹妹给她买了一个LV包。6
月5日，刘女士通过法国当地的邮局寄
给她一个价值约1万元人民币的LV包。
该包裹从法国巴黎发往中国上海。

从包裹邮寄记录中可以看到，刘
女士邮寄的包裹在6月9日到达上海速
递处理中心，10日发往济南，随后又发
往青岛。15日从青岛发往寿光市邮政局
速递分局。刘女士说，包裹就是从青岛
发往寿光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当刘女士的姐姐收到包裹时，包裹
内的LV包已经不翼而飞，却出现了一套
化妆品。刘女士的姐姐赶紧联系刘女士，

告知了此事。刘女士与法国当地的邮局
联系，并调出了包裹邮寄的记录。邮寄记
录上显示，刘女士邮寄的包裹在青岛发
往寿光前，包裹的重量是2 . 3公斤，但在
到达寿光后，重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
2 . 3公斤变成了不足一公斤。刘女士说，
这说明包裹是在从青岛送往寿光的过程
中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被掉包了。”刘女士说，因
为从法国寄到国内的包裹颜色与国内
的包裹颜色有所不同，是橘黄色，“可
能是过于显眼，所以才被人给掉包。”
邮寄记录中，每次转送均写有操作员
全名，唯独到寿光市邮政局速递分局
的记录中没有留下操作员的真名，上
面只写着“寿光内勤”，这让刘女士更
加怀疑包裹里的LV包是在这个环节被
人更换的。目前刘女士正在与国内的
邮局进行协商，希望能够找回LV包，或
者得到一个合理的赔偿。

包裹邮寄途中被偷梁换柱

万万元元LLVV包包寄寄回回国国变变化化妆妆品品

医生上门接病人发生意外

本报记者 杨林

16日上午，青岛市昆明路60号居民楼
内发生一起血案，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的陈某在家中持刀向接他去医院治病的3
名青岛广济精神残疾托养中心的医护人
员行凶，造成一死两伤。

据了解，青岛广济精神残疾托养中心是
一家私立托养机构，成立于2001年，是青岛
市卫计委批准成立的二级精神专科医院，同
时还是青岛首家精神残疾人托养机构，目前
已接收200余名一、二级精神残疾人。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教部主任张永
东介绍，2005年的调查显示，青岛市精神疾

病患病率为17 . 4%，其中包括大量患有失
眠、心理障碍等轻型精神病患者。重度精神
疾病发病率稳定在1%左右，包括危害较大
的重性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症等。青岛市
精神疾病发病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
中危害性较大的重性精神分裂症患者8 .72
万人；重性抑郁症患者22 . 48万人；精神发
育迟滞、痴呆患者6万人，这些病人大多终
生患病。重度精神病患者经常会出现打伤
医护人员、损坏医疗设备等情况。张永东
称，有的家属担心精神病人会伤人，病人在
医院住了很多年也没人接。

多数精神病人还在家里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社会防治科主
任王立钢介绍，青岛市从2010年开始建
立全市三级精神卫生防治系统，给所有
重性精神病人登记建档，每位病人配备
由监护人、居委会、社区医生3方组成的
康复小组，动态监测居民(村民)精神疾病
发病趋势，目前已经给四万多名重性精
神病人建档，还有更多的重性精神病人
没有纳入监控。他们中绝大部分还在一
个个家庭中，由家属监护，成为一颗颗不
定时炸弹。

据了解，这些被发现的重性精神病
患者每年只有200余人能享受药费上的
补助，40人能享受住院补助，这些补助对
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仍是杯水车薪。

社区力量薄弱、家庭无能为力，医院
也力不从心。以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为
例，该院600余张床常年住着900多个病
号，可谓“一床难求”。据了解，青岛其他
区市的精神疾病专科治疗机构也存在相
同的情况。

张永东给记者看了一组数据，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曾保守估
计，全国范围内的1600万名重度精神病患
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而80%流散
社会，得不到有效治疗。近几年来，全国每
年有1万多人次肇事酿祸事件，都由精神
病患者引发。可以说，加强对精神疾病重
症患者的治疗、护理，减少他们无意识闯
祸引发各种悲剧，是一个全国性难题。

社区康复机构极少

对精神病人来说，医院只能承担短期
救助功能，患者还需社会和家庭的“接手”。

因为精神病是一种脑损伤病，精神
病患者发病期间可能长期不洗脸、不梳
头、不吃饭，等病情稳定后，基本的生活
技能退化。“精神病人的一大特征就是与
社会脱节，比如工作能力、生活能力下
降，从医院出去也会被家人、同事等看做
另类。”通过早期治疗、早期干预，精神疾
病治愈率只有30%，而精神病的特点就是
反复多变，因此后续治疗很关键，这其中
社会支持体系的作用很重要。

“精神病人的康复应该在社区进行，
而现在多数由家属来监管，埋下了一个
个隐患。”张永东说，南方一些城市十年
前就建立了专门用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
站，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以继续在康复
站做康复。社区康复治疗作为在家看护
和住院治疗的缓冲地带，能够减少复发
率，减轻病人家庭的经济及精神负担。

“目前青岛的社区康复机构极少，没
有康复机构的缓冲，精神病人被直接扔
到家属手里。这无疑给社会埋下了安全
隐患。”张永东说。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内的精神病患者正在做手工。 本报记者 杨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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